
生活在变，人的心灵更在变，

这难以尽述的一切“变”与“痛”，都

在演绎着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

跨越历史藩篱，从传统向现代迈进

的沉重而又壮阔的步履。稍微用

我们的诚恳和同情关注一下我们

的生活，关注一下我们的城市和乡

村，就会发现每天都有令人高歌而

呼的人和事，令人泪流满面的人和

事，令人热血沸腾的人和事，令人

揪心扯肺的人和事！

这的确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时

代，是一个发生非凡故事、产生非

凡人物的时代，也应该是一个产生

伟大作品、伟大戏剧的时代。

作为一个剧作者，面对伟大而

复杂的时代生活，我常常为自己的

力不从心而焦灼、羞愧，甚至徘徊、

退缩。但是，在责任的压力和使命

的感召下，我最终还

是 一 次 一 次 地 去 面

对 现 代 戏 不 同 题 材

的挑战，一次一次地

走 进 艰 难 却 充 满 探

索乐趣的创作里程。

上世纪 90 年代，

我 创 作 了 反 映 从 偏

远 山 区 逃 婚 进 入 城

市的打工妹、打工仔

命运的豫剧《闯世界

的 恋 人》，创 作 了 反

映 乡 村 税 务 员 生 活

的《 蚂 蜂 庄 的 姑

爷》。进入新世纪以

来，我先后创作上演

了 豫 剧《香 魂 女》、

《村 官 李 天 成》、《悠

悠 我 心》、《焦 裕 禄·
兰 考 往 事》、《全 家

福》、《家园》等 10 多

部 戏 曲 现 代 戏 。 这

些戏，几乎每一部都

写 得 很 艰 难 、很 纠

结，但最终都获得了

令 人 欣 慰 甚 至 惊 喜

的 社 会 效 益 和 经 济

效益，也实现了我自

己 在 创 作 上 的 跨 越

和突破。

毋庸讳言，当代

题材的戏剧创作，尤

其 是 一 些 习 惯 上 被

称 为“ 主 旋 律 ”题 材

的现代戏创作，的确

有 其 独 特 的 难 题 和

挑战，如果在这方面

没 有 清 醒 的 认 识 和

比较深刻的把握，也

的 确 有 可 能 有 意 无

意 地 走 入 习 惯 性 的

误 区 ，搞 出 一 些“ 食

之 无 味 ，弃 之 可 惜 ”

的“鸡肋”戏来。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去 年 的 文 艺 工 作

座 谈 会 上 说 ：“ 我 国

作 家 艺 术 家 应 该 成

为 时 代 风 气 的 先 觉

者、先行者、先倡者，

通过更多有筋骨、有

道德、有温度的文艺

作品，书写和记录人

民的伟大实践、时代

的进步要求，彰显信

仰之美、崇高之美。”

根 据 我 多 年 创

作 的 体 会 ，我 认 为 ，

要实践这段话，搞好

现 代 题 材 的 戏 剧 创

作，首先要敏锐地感应和深刻地把

握时代之“变”，才能讲好具有时代

精神、时代特点的“中国故事”。

《香魂女》表现的是“变革年代

里两代女人命运和心灵冲突嬗变

的 故 事 ”。 通 过 香 香 和 环 环 一 对

“婆媳”的聚散，演绎出上世纪 80 年

代 改 革 开 放 初 期 农 村 女 性 从“ 传

统”走向“现代”的一段心灵史，描

绘出了社会转型期农村女性精神

“窑变”的艰难和光彩。香香和环

环 的 形 象 ，既 背 负 着 中 国 传 统 社

会、传统道德沉重的历史包袱（包

括 经 济 上 的 贫 穷 和 精 神 上 的 封

闭），同时又闪耀着追求新生活、新

道德的精神霞光，她们的步履是沉

重的，但也是勇敢而决绝的。她们

只可能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

开放的中国农村。

《村官李天成》里，李天成这个

“英模人物”显然已跟过去舞台上

的英模人物大异其趣，他并不是单

纯牺牲奉献的“高大全”，而是在市

场经济的浪涛沉浮中，用“市场”的

手段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的弄潮

儿。该剧揭示了乡村社会快速发

展过程中贫富分化、乡情裂变等深

层矛盾，展示了主要人物的困惑、

警醒、自责、自我灵魂格斗的心路

历程和炽热情怀，表现了中国农民

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传统走向现代

的艰难步履和跨越。

即使像《焦裕禄》这样的老题

材，我也是立足于“时代之变”的角

度，以新的视角、新的素材、新的故

事，去追寻历史深层的真实，表现

焦 裕 禄 身 上 人 性 的 温 度 和 闪 光 ，

以期与当代观众的生活和心理相

呼 应 。 50 年 后 的 今 天 ，当 改 革 开

放、市场经济使中国社会 彻 底 摆

脱 饥 荒 、走 上 富 裕 ，然 而 贫 富 悬

殊 、干 群 关 系 异 化 又 成 为 令 人 深

切忧虑的社会问题的时候，“让老

百姓吃上饭错不到 哪 里 去 ！”“ 让

老 百 姓 过 上 好 生 活 ，是 咱 们 党 的

根 本 宗 旨 ！”这 些 最 普 通 的 家 常

话 却 具 有 了 振 聋 发

聩 的 力 量 。 其 奥 秘

就 在 于 其 中 朴 素 的

人 性 力 量 对 当 今 社

会 现 实 的 针 砭 和 观

照 ，契 合 、呼 应 了 时

代的需求和群众的强

烈愿望。

我们的文艺创作

曾经经历过以“三突

出”歌颂英雄人物为

圭臬的年代，其概念

化、去人性化的“高大

全”模式，几乎成了我

们现代戏创作的魔咒

和痼疾。每一次面对

英模人物题材，我都

一再告诫自己不要落

入那个沼泽。摈除虚

假的“英雄模式”，一

定要诚恳地面对生活

的真实、人性的真实，

写出英雄人物在普通

人性的平凡起点上，

在所遭遇的独特情境

中内心的矛盾、痛苦

和挣扎。他们英雄的

品格和情怀是在戏剧

矛盾中一步步升华出

来的，是在戏剧冲突

的 击 撞 中 激 发 出 来

的。戏剧只有表现出

他们心灵艰难的攀登

过程，才能呈现出独

特、真实而丰盈的艺

术形象，这才是我们

的“中国故事”最能吸

引人、感动人的戏魂

所在。

这些故事中的人

物 身 份 处 境 各 有 不

同，但他们都怀有一

个共同的梦想，那就

是摆脱贫穷，走向富

裕，让自己和乡亲都

能过上幸福而有尊严

的生活。这就是中华

民族 100 多年来的“中

国梦”。30 多年的改

革开放，已经使亿万

中 国 家 庭 改 变 了 命

运，实现了或正在实

现着世世代代遥望的

梦想。这就是我们时

代的主旋律。我们生

逢当世，能亲眼目睹、

亲身经历并用作品记

录描摹这个非凡的历

史进程，是我们这代

人的幸运，也是我们

这代人的责任。

我的戏剧作品中，历史剧和现

代戏大约各占一半。但细数下来，

我的几部“主旋律”现代戏社会反

响都远远超过了我的历史剧，基本

都做到了久演不衰，被戏剧界公认

为是我的代表性作品。《香魂女》和

《村 官 李 天 成》热 演 都 超 过 了 13

年，《村官李天成》演出超过了 600

场，《香魂女》演出超过了 400 场。

两剧还分别被河北梆子、蒲剧等不

同剧种移植搬演。《焦裕禄》也势头

正 旺 ，演 出 已 超 过 200 场 。《全 家

福》推出半年演出已超过 100 场。

这些戏中的代表性唱段在群众中

广 为 流 行 ，已 成 为 豫 剧 的“ 新 经

典”。这些都说明我们的观众真心

喜欢反映时代生活的戏剧作品，因

为它真切地表达了我们当代人的

梦想和感情。

中国的“变”，中国社会的现代

化转型，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这台

大戏还正在进行中，扣人心弦的高

潮和华彩很可能正在一步步向我

们走来。“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

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

领一个时代的风气。”习近平总书

记对文艺工作的殷殷期待，将激励

我以更大的热情拥抱时代，走进生

活，努力讲好“中国故事”，创作出

更多能深刻反映时代、老百姓喜闻

乐见的现代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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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自由与诗意安顿
——禅与文人水墨山水画研究导论

毛瑞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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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诗意
本报记者 高 昌

假如人生是一条河流，根据个体对

待它的态度，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境

界：像溺水的一切生物一样挣扎着扑向

对岸的是生存境界；像技术娴熟的运动

员一样纵情地游戏其间，借以暂时忘却

彼岸的是生活境界；像无法离开水的鱼

一样超越彼岸的是生命境界。

我们绝大多数属于前一种，尽管我

们不承认这种貌似不雅的说法，但每当

独处一室时，无论因隔断外界的攀援而

使得内心欲望的喷薄袒露无疑，还是因

痛恨人生的苦空而拜佛参禅以使内心

寂然宁静，我们都是在极力挣扎，挣扎

着逃避溺水却无可避免地扑向死亡的

彼岸。挣扎的方式不同而已，一种赤裸

裸的急切而笨拙的愚钝，一种踌躇的缓

慢而貌似慎重的狡猾。

中间的一层是所谓的社会精英，即

历代文人士大夫。他们或位极煊赫，或

富可敌国；或逍遥隐遁于文学艺术、哲

学思辨，皓首穷经而不知老之将至；或

慷慨济世胸怀天下而乐此不疲。

最后一种则是历代得道开悟的智

者或高僧！我无法用自己的语言直接

描述他们的境界，只能以“濠梁之鱼”

来比拟，并通过和智者或高僧同等境

界的人，也即历代文人士大夫和高僧

之间的酬和来间接了知。以上的三种

境界，一般而言是与人生的阅历乃至

社会地位和资源的占有成正比的，也

即基本生存解决不了的人，无法进入

生活价值阶段，而生活价值和意义没

有很好解决的人，无法进入生命真相

的 阶 段 。 当 然 ，如 颜 回 那 种“ 箪 食 瓢

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

乐”的上等根器虽然鲜见，却并非不可

能。更多的还是生存条件早已不是问

题，却迟迟无法过渡到生活价值和意

义阶段的人，以及生活价值和意义已

经得到很好的彰显（红极一时，甚至走

红多年的国际巨星），却依然无法过渡

到生命真相阶段的人。

人生之最高境界，莫过于“自由”二

字，而人生最大的不自由则是生死问

题。作为一个生命个体，我们这一生的

起点和终点都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

因此二者的不自由，往往导致林林总总

的人生态度。看重起点的人导致贪生

的人生观，焦虑终点的人导致怕死的人

生观，两头都忽视或者不肯面对的人则

是 普 罗 大 众 的“ 罔 顾 死 活 ”的 人 生 态

度。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为一个

个体的人的最大自由莫过于对生死的

超越。

儒家对死是存而不论的，一句“未

知生焉知死”，以一种貌似务实的反诘

规避了对问题的解答；一句“敬鬼神而

远之”的存疑论，则同时又透露出一种

对死亡及死后的隐忧。道家派系中汲

汲于长寿修仙的自不必论，即使智慧如

庄子也是以“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

的生命长短相对论，达到齐物论的认识

平等和心理平衡，通过对生死的忘却，

来代替对生死自身的超越和解决。对

芸芸众生来说，先不必谈生命的自由，

即便小小的生存自由，或者生活的自由

的获得也似乎永远处于欲求不达而又

欲罢不能的矛盾痛苦之中。但对于高

僧和智慧超轶的士大夫而言，自由的追

求往往是在主动地探寻生命真相，在彻

悟生死原理的真相之时达到“照见五蕴

皆空，度一切苦厄”的大自在境界。参

禅与水墨山水画艺术创作，在某种意义

上说来也便是一种主动追求人生自由、

安顿现实人生的善巧手段。

究其实质，艺术是介于宗教排他性

精神信仰和世俗吞并性物欲情感之间

的人类活动形式，同时也是宇宙本然的

精神特质的自然呈现。宇宙是物质性

和精神性同时存在的，并不是唯物或者

唯心，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既然宇

宙有精神性的特质，为何人们更多地感

受到物质性特质，而较少感受到精神性

的特质呢？因为在宇宙本身而言，物质

性的内容是显性的，精神性的特质是隐

性的，隐性并非没有，只是需要我们用

隐性的心灵之眼而不是物质的肉眼去

感知。

禅的思想并非一种狭隘的宗教派

别化的教义，更确切地说是一种超越

一切现象迷惑的究竟智慧。超越现实

的物质（色）、心理感受（受）、思想束缚

（想）、意志抉择（行）和观念认识（识），

达 到 彻 见 宇 宙 人 生 真 相 的 大 自 由 境

界，并在安顿现实人生的随性中呈现

一种诗性状态。如荷尔德林所说“人

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种精神，与

儒 家 的“ 率 性 而 行 ”、道 家 的“ 自 然 无

为”是有相通之处的，但从内在真实的

生命践履而言，禅家说“如人饮水，冷

暖自知”、分析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的

“ 对 于 人 所 不 能 说 者 ，人 必 须 沉 默 ”。

生命自由的境界也只有通过自由者自

身才能感受和体验，所以自证自悟是

禅家的基本出发点。士大夫阶层应该

是敏于内省的高智慧人士，其中一些

人对生命自由的追求和诗意的向往，

不会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更加

主动地去体验和践履。

然而，培育士大夫文化的土壤，在

今天已被工业化的柏油马路所覆盖，人

与自然的和谐已经濒临全面的失衡。

所谓的现代化，某种意义上等同于西方

化或者工业化，以及西方价值的全球

化。尽管从生命意义上来说，人类不分

种族与肤色，儒、释、道三家也没有任何

一家的学说会将西方人排斥在外，但从

文化属性来说，东西方文化乃至文明的

差异的确是存在的，东方文化更多的是

一种兼容和融合，而西方文化更强调兼

并和侵吞。前者是“合则双美”，后者则

是“离则两伤”。

与全球化相伴的电信、网络使人与

人的交流即时化，交流沟通零距离，在

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精神危机，

因为心灵的思索、体验被略过、被忽视，

导致人的情趣、审美平庸、雷同。这种

社会大环境的日趋恶劣，摆在我们面前

的不只是一种物质化的生活方式，更让

人警惕的是过度物质化的生活，已经异

化了我们祖先留下的自由与诗意的心

灵生活空间。

就中国画来说，古典山水画一直是

人们慰藉心灵、诗意地安顿生活的一种

重要手段之一，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唯

美、诗意的创作和欣赏观念已经发生转

变。20 世纪是中国画由古典形态向现

代形态转变的转型期，一方面是因为近

百年来西方美术进入中国，传统中国绘

画因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另一方

面，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

变革，传统中国画赖以生存发展的空

间已消失，使得中国画的变革在所难

免。但是，倘若把千百年间中国画家

集体建立并完善了的艺术程式视为传

统文化落后的象征，把几千年的文化

积淀视为发展的障碍，显然是对传统

艺术认识不够所产生的谬见。中国画

的“笔墨”程式绝不是哪个画家或者流

派凭空臆造的产物，而是根植于东方

哲学及历史文化土壤之中，具有独特

的东方审美特征和其他艺术种类无法

取代的独特价值。这种语言程式是和

东方的哲学精神，艺术境界乃至具体

绘 画 创作息息相关的形式载体。范曾

先生说：“笔墨就是诗意存在的基础，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笔墨自身属于

达到绘画自由境界的工具。

东 方 艺 术 无 论 从 精 神 追 求 、审 美

标准、语言表达乃至工具载体上都是

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艺术形式，如范曾

先生就强调，东西方艺术要拉开距离：

“艺术的存在价值不在于东西方艺术

的 趋 同 ，而 在 于 它 们 的 距 离 …… 中 国

绘画的审美，如果我们继续强调它的

哲学、诗歌、书法这几个因素，它很快

就和西方拉大了距离。那么你会问：

难 道 西 方 最 高 级 的 绘 画 不 是 哲 学 的

吗？不是诗歌的吗？当然也是，但是，

我所强调的是，中国在这一点上表现

出特别的高度——西方的绘画是有诗

意，可我们的绘画本身就是诗，我们的

诗本身就是绘画。‘诗书画三位一体’，

达到高度的统一，这种境界是西方做

不到的。在西方，他可能是个很好的

画家，可是他不一定懂诗；他可能是个

绘画的高手，不一定懂得哲学；有的画

家本身的实践，已经体现出哲学了，可

是他本身并不研究这个。在中国可不

是这样，如果你没有东方的哲学思想，

你没有东方的文学修养，你没有东方

的书法修养，你就不可能成为真正好

的中国画家，所以，距离一定要拉大。”

从根本上说，东方艺术是“通过语

言程式体道”的艺术，而非为了艺术而

艺术。艺术家借助创造性的行为使自

己达到与天道合一的最终境界，究其实

质，艺术家本人才是艺术的最终目的，

而艺术作品本身反而成了艺术的副产

品。这也使得东方审美从来不会把艺

术语言的“新、旧”当做一个问题。庖丁

解牛就是一个典范，在庄子的认识里，

艺术是“由技近乎道”的过程中不期然

而体现出来的“奏刀 然 ，莫不中音。

合于桑林之舞”的生命诗意境界。无论

谁从事解牛这样一个“语言程式”，牛依

然是牛，刀同样是刀，但其中的境界差

异是从“月更刀”到后来的“十九年而刀

刃若新发于硎”；从“所见无非牛”到后

来的“以神遇而不以目视”，最终达到

“以无厚而入有间，恢恢乎游刃有余”的

浑化境界。

佛家的禅宗，也是借助语言程式来

体道，这个语言程式就是自然山川本

身，著名的参禅三关境界从“见山是山”

的初步，到“见山不是山”的深入，再到

“见山仍是山”的最后圆通，禅师完成了

自我境界的三次提升。如果用擅长名

相的唯识宗的术语来解释，则是从第一

关的凡夫“遍计所执性”的“见山是山”，

到“依他起性”的“见山不是山”，再到

“圆成实性”的“见山仍是山”。而在这

一参禅过程中，不同阶段所呈现出来的

当事人现量境界则被人赋予一种审美

的意义。

贯彻到绘画之中也是如此，人物有

人物的程式，山水有山水的模范，花鸟

有花鸟的题材，因为参与其中的艺术家

各自认识境界和人格修养乃至性情风

格千差万别，这也就使得同样的语言程

式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解读状态。即便

同一个艺术家、同一个绘画题材，甚至

同一个作品的不同时期（例如八大山人

不同时期临摹的《兰亭序》），已然具备

了完全不同的境界。因为真正的艺术

作品——艺术家本人，已经不可同日而

语，所以表现出来的绘画作品——艺术

的副产品，自然“今非昔比”。如孙过庭

《书谱》云：“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

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刻意追求创新

在中国艺术里被贬斥为“臆造”，艺术的

精神来自对道体的体认，艺术的面貌来

自艺术家在体道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

心灵境界，如果把绘画本身当目的，为

了创造形式语言的新颖而忽略了画家

个人生命境界的提升，是舍本逐末。套

用一句苏轼的话“作诗必此诗，定知非

诗人”，“作画必此画，定知非画家”。

虽然程式成就了东方艺术家的一

门深入，但对于放弃体道而玩弄艺术语

言的人而言，无论是“摹古”的一成不变

还是“反古”的花样翻新，程式都会成为

他们的坟墓。所以程式的好处是既可

以成就有智慧的艺术家，也可以淘汰滥

竽充数的从业者。在当今的艺术创作

中，如果忽略了山水画整体上的禅的自

由精神，或者抛弃了艺术语言上的笔

墨，那么艺术创作就会误入歧途。

追 求 自 由 、消 解 压 力 的 方 式 固 然

有多种，但禅与艺术作为这种目的的

归宿却由来已久。他们可以通过转化

人的欲望，净化人的心灵而消解现代

人的恐惧和紧张，给人以精神的自由，

使人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也能体验到

轻松与满足甚至智慧的超越。基此，

禅宗美学所倡导的自性即佛、顿悟自

性，无修之修等思想对艺术化人生的

建构有着重要价值。也就是说，个体

可以通过禅美学的自觉实践，促进人

生艺术化的实现。

禅使人在生命自由中实现生活的

诗意安顿，文人水墨山水画则使人在诗

意生活的安顿中得到生命自由，这也是

本文的写作缘起。

“ 汪 国 真 是 我 们 心 灵 相 通 的 好 同

事，也是具有突出成就、广泛影响的诗

人，虽然他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作为 90

年代家喻户晓的诗人，已经成为具有代

表性的文化符号。”中国艺术研究院院

长王文章如是说。

前不久，“青春犹在——诗人汪国

真追思会”在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举

行，王文章以及吕品田、贾磊磊、张宝

瑞、朱乐耕、王勇、司马南和汪国真胞妹

汪玉华等用饱含真情的语言描绘了、回

忆了汪国真作为同事、朋友、作者或者

亲人的不同角色的一个完整的人格形

象——这个人格形象是谦和文静、善良

热情、文质彬彬、温文尔雅、多才多艺、

执着追求、永怀不老之心的。通过大家

的追忆和缅怀，尤其是通过对汪国真先

生生活中的各种细小细节，包括工作当

中的细节，交往当中的细节的追忆，共

同汇聚成了一个更为清晰的汪国真的

诗人形象。很多人表示难忘他脸上那

永远带着的微笑，很儒雅、很有风度的

微笑。汪国真的妹妹汪玉华说：“我哥

的为人就像他笔下的茶一样，留给自己

的是苦涩，传递给大家的却都是芳香。

他给同事、朋友、亲人的都是快乐，而他

自己遭受的挫折和痛苦，却都是独自承

受的。”

著名作家张宝瑞回忆说：“某省的

省委副书记是汪国真诗歌的粉丝，他每

次到这个省的省会去，这位省委副书记

都会为他接风。于是这个省的某些人

为了跑官，竟然就绕路来找国真，说只

要把这个副书记找出来吃一顿饭，就给

国真 5 万元酬金。后来汪国真不仅坚决

拒绝了，而且还告诉那个人‘做官就要

做一个清官’，汪国真的头脑是清醒的，

他一生都在用他的诗歌歌颂真善美，传

递心灵的芳香。”汪国真生前好友王勇

说到的一个细节，也颇能体现汪国真的

个性特点。王勇说，汪国真直到去世，

也只有一个“编辑”的中级职称。有一

次王勇劝汪国真报评高级职称，并表示

如果他嫌填表麻烦，可以代他来填。盛

情难却，汪国真只得说考虑一下。但是

第二天，汪国真还是告诉王勇，自己不

报了，他说：“诗人就是我的职称！”如此

淡泊、优雅而又自信，果然是典型的汪

国真风格。这和近日媒体上某些诗人、

作家为了职称你争我斗互不相让的报

道，真是云泥之别。

著名陶艺家朱乐耕说：“汪国真的

诗在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风行，他是一个

好诗人，也是我们的好同事。他很谦

虚，也非常热情。这个时代需要像汪国

真这样的诗人。汪国真虽然离开了我

们，他的诗歌、他的精神却永远跟我们

在一起。”著名学者、主持人司马南跟汪

国真同年同月同日生，有 30 年以上交

情，“见证了他的成长过程，也看到了

他一点一点的进步”。司马南认为，没

有人能够把汪国真从这个时代的记忆

中抹去。汪国真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让

那么多年轻人驿动的心灵得到滋养和

培育。尽管有人对汪国真表示不屑，

也有人居高临下说他的技巧不如谁谁

谁 ，还 有 人 说 得 更“ 深 刻 ”，说 他 没 有

政治倾向，甚至没有像有些诗人用自

己的生命“创作”行为艺术来显示诗人

与普通人的不同，所以这些人对汪国

真采取一种漠视的态度。可是却又有

那么多年轻人真心喜欢汪国真，谈恋

爱时候抄他的诗，毕业时写他的诗作

为赠言，中年的时候还会怀念汪国真，

参加与汪国真相关的各种主题活动。

所以说，汪国真有一颗不老的心，有一

个不死的魂，有一个不朽的生命。

著名学者李心峰说：“上世纪 80 年

代的诗歌赚足了人们的眼球，我的同班

同学中就有王小妮、徐敬亚、吕贵品等

成就不凡的诗人。可是到了 90 年代，某

些诗人和诗歌却走进了死胡同、走向了

荒原。在这样的情况下，汪国真出现

了，他的诗歌风格虽然在诗歌界有不同

评价，但是今天来看他的成就和影响，

尤其是在走进青年人心灵、走进大众的

心灵这一点来说，是某些诗人们所不曾

达到的，我们对此应该给予客观评价。”

他认为，从我们国家领导人的文化修养

以及人文情怀、诗的情怀，包括他们对

汪国真诗歌在内的文学作品随手拈来

的引用，可以感受到时代的变化，这实

际上是一种诗意在回归，我们的时代需

要更多的诗意。著名学者孙伟科则形

象地比喻说：“某些所谓主流的、高端的

诗人写的诗，就像是一个孤独的人躲在

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嘟嘟囔囔。而汪国

真写诗，就像是在阳光底下奔跑，是在

大庭广众之下进行朗诵。一个诗人的

去世能够激起这么大的社会反响，会有

这么多人关心他，怀念他，这一点就很

值得我们思考。”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吕品田认

为，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诗意，需要诗歌，

诗歌并没有死亡，诗歌也不应该死亡。

汪国真先生说“我喜欢出发，既然选择

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在今天来看，

‘我喜欢出发’的这样一种充满青春热

情、充满奋斗昂扬、积极追求的精神，在

我们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当代历史情境当中，会愈发显示出他的

意义和价值。


